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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
曾经在您的怀里嬉戏，
清清的流水如温柔的手，
抚摸着我们晒得黝黑的身体；
长大后，我和我的恋人，
曾在你静谧的水边私语，
两岸那幽幽的槐花香啊
和我们的爱情一样甜蜜。
湛河，我们的母亲河，
即使游遍天下的名山，
跨过再多的秀水，
您依然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回忆。

然而，曾几何时，
从您的身边走过，
我仿佛听见了您无助的哭泣，
污水横流、鱼虾绝迹，
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呼吸……
我们扼腕叹息
我们心痛不已，
我们在您的哺育下长大，
您却在儿女的忽略下
一天天地沧桑、老去。
湛河，我们的母亲河，
我和您的血脉紧紧联在一起，
我们不许您受到伤害，
我们想让您美丽永远。

集全市之智，举全市之力，
2013年6月5日，
一场建市以来最大的民生工程，
在鹰城的大地上掀起。
这是500万干群的呼声，
这是500万儿女的心意。
是啊，没有母亲的安宁，
孩子们的幸福从何谈起？
肩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
胸怀对母亲河深沉的爱意，
湛河母亲的身边，
走来了一群虔诚的儿女。
河畅、水清、岸美、生态，
是他们立下的铮铮誓言，
誓言里，蕴含着精卫的执着
和愚公的不屈。

酷暑里，汗水和河水混在一起，
寒冬腊月中，刺骨的寒风把衣角掀起；
假日，他们加班加点放弃与家人团聚，
黑夜，他们伴着不眠的星星追赶工期。
年过古稀的工程师身先士卒，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争先恐后。
在迎风飘扬的旗帜里，
他们用行动奏响了一支支激昂的乐曲。
如今，母亲河的源头已经恢复美丽，
他们顾不上擦一擦汗，稍作休息，
截污、治河、引水、景观，
前方的任务更加艰巨。

听吧，湛河之畔，
回荡着他们匆匆的脚步声。
两岸的清风徐徐，
我们听到了母亲欣慰的笑语。
等到冰雪消融，春回大地，
等到母亲的旧装换成了新衣，
等到一个充满灵气的北方水城
在中原的大地上崛起——
那时，让我们共同举杯，
醉了山水，醉了大地，
然后，在母亲的怀里，
像孩子一样沉沉地睡去。

●李修乐

我们的母亲河

建功立业一直是世人的最高追求，古人就
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的终极成功标
志。功劳面前，有争功、抢功、贪功、冒功的，也有
让功、辞功的，可见世间百态，也可见风节人心。

争功。你觉得功劳大，我觉得功劳更大，
你自认居功至伟，我认为首功非我莫属。所
以，苦战奋斗时，大伙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到
了行功论赏时，就会矛盾四起，纷争不断。刘
邦平定天下后，众将纷纷争功，相持不下，不仅
闹得面红耳赤，甚至还有人拔刀相向。幸亏刘
邦心里有数，评定萧何、韩信、张良为三大功
臣，提出功人、功狗之说，令众将口服心服，平
息了争功风波。三国末期，却闹出了争功悲
剧。司马昭遣钟会、邓艾两员大将分路伐蜀。

钟会取了汉中；邓艾偷渡阴平，取了成都。灭
蜀后，钟、邓争功，闹得不亦乐乎，姜维从中用
计离间，结果钟、邓两败俱伤，又相继被杀。这
就是著名的“二士争功”。

贪功。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人家辛辛
苦苦地种树浇水，他心安理得去摘桃子；人家
九死一生甘冒锋镝打天下，他觍着脸去领勋
章，这就叫贪天之功为己有。平定东吴时，大
将王濬冲锋陷阵，捕获吴王，功劳第一。可是
皇帝的亲家王浑却出来抢功，最后竟然成了一
号功臣。不过，世人都知道真相，就连唐朝诗
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也明明白白
地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
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贪功的人，

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少不了。如今，大学里
的一些博导，常恬不知耻地把研究生的成果装
进自己的口袋，在弟子的论文上强行署名，学
生们敢怒不敢言，因为能不能毕业还要看博导
的脸色。还有一些科研部门的头头脑脑，把部
下的科研成果当成自己的，这就叫科研腐败。

让功。或为大局出发，或考虑团结因素，
明明是自己立下的功劳，却要让给他人，这是
很需要点胸怀和风格的。东汉名将冯异，曾帮
助光武帝平定天下，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但
到论功行赏时，其他人拥到皇帝面前表功、争
功，他却远远地站在一棵大树下，后人尊称他
为“大树将军”。晚清名将胡林翼，主政湖北
时，为避免同僚官文掣肘，常在给皇帝的战报

上把没有尺寸之功的官文挂名，保证了军政
一把手的团结，也维持了湖北大局的稳定。辛
亥革命后，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大业，把大总
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其实也就是让推翻帝制之
功。惜乎老袁贪心不足，还要称帝，最终成了窃
国大盗。还有粟裕将军，能征善战，屡立战功，
却两让司令职务，一让元帅军衔，传为历史美
谈。他们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开阔胸怀，有只
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豁达心态，都是“大写的人”。

平心而论，功名利禄，人人向往。争功是人
之常情，虽不高尚，但可以理解，只要不过分；贪
功乃小人之行，品格低下，心胸狭窄，不仅被诟
病当今，而且将遗臭历史；让功是君子所为，高
风亮节，胸襟博大，堪为楷模，流芳百世。

●陈鲁民

争功·贪功·让功

乡下长大的孩子，总是伴着农历里的节气细数
光阴的。

一个个流水般的日子，节气点缀其间，如一枚枚
闪光的纽扣，扣住了朴实的记忆。父亲就是穿行在
这记忆里的农民，为每个节气打上一个牢牢的结。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此时，小麦由青变黄，颗
粒开始饱满，麦粒捏在指尖里已是肥嘟嘟的了。麦
子和父亲一样厚重，都已是丰收的年龄，都是乡村的
希望。

父亲的小满是忙碌的、欣慰的、期待的、带着汗
水的味道。这时，父亲会时常走进麦地，看着麦子一
天天成熟，丰收的期待漾在了脸上。早晨，父亲扛着
铁锨到地里，他第一件事是看看有没有牲口祸害庄
稼，然后用铁锨铲去田埂边的草。他南坡北坡地转，
每一块庄稼都长在了他的心里。

儿时，父亲常
指着这些即将成
熟的麦子对我说，
小麦是庄稼里的
侠客，不畏严寒，
不畏雨雪，顽强中
带着淋漓和豪爽，
坚 挺 地 走 向 成
熟。我明白了父
亲，也明白节气的
要义。

现在，小满是父亲的叮嘱。眼看就要农忙，父亲
总不忘在劳累中打来电话，当然说的都是农事。

“小满未满，还有危险。”说的是小麦此时基本成
熟，如果还在灌浆，小麦就会减产。“小满不满，芒种
开镰。”“大麦上场小麦黄，豌豆在地泪汪汪。”说的是
大麦收割后就要收割小麦，此时豌豆像泪珠那样大
了。“麦套棉两亲家，收了麦子又摘花。”“小满芝麻芒
种谷，过了立夏种黍黍”……这些父亲烂熟于心的农
谚，也像小满的麦粒一样饱满着沉甸甸地堆在我的
心头。我静心地听着，默默地记着，心里流淌着阵阵
麦香。

慢慢地，父亲的话越来越多，那些农事通过电波
溜进城市，停靠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有点烦了。父亲
陶醉在农历里的节气里，我不懂，一如我不懂得那些
庄稼。还是母亲明白，她叮嘱我不要因为父亲唠叨
而烦他，人一旦上了年纪，总要说自己最熟悉的事。
儿子是父亲的庄稼，当父亲老时，你才成片成片地长
出来。

在电话那头的家里，父亲此时肯定披着月色，在
院子里磨那几把已经放了一年的镰刀。霍霍的磨镰
声随着风在小院里回荡，直到把天上的弯月磨得清
亮，他才知足地回到屋里。

城里没有农时，没有农历里的节气，星星和月亮
都被七彩的霓虹赶到了乡下。父亲的小满披星戴
月，沾满了泥巴，他的命运里都是铁锨和镰刀，岁月
的长河里，他依然是沿袭老祖宗留下的农历节气过
活每一天。

我更加敬重父亲，敬畏父亲的小满。不论“小满
麦满”，还是“小满芝麻芒种谷”，都关系庄稼、关乎乡
下，这每一个节气都有着炊烟的味道。

小满

中年，是半醒的状态。好比酩酊大醉的夜晚，半
夜醒来，看到一窗月色，平静地铺展着，静水一般，忽
地头脑清醒了许多。午夜静寂，微凉的风吹进窗子，
很多东西都沉淀下来。这时候，是半醒的状态。

半醒，是人生滑入中年后的感觉。都说四十不
惑，其实，人到了四十岁，还达不到不惑的境界。虽
然青春的梦想冷却了下来，发热的头脑也清醒了许
多，但仍然心有不甘——不甘那些折翼的梦想从此
消失，不甘曾经的抱负无法施展，不甘人生就这样平
淡到老，不甘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平庸着……种
种不甘，让中年多了些尴尬的况味。

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中年是最尴尬的年
龄，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
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的确是这样
啊！半醒中年，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我们还有
梦。可中年的尴尬，恰恰是因为还有梦。

中年，人生的大
局已定，好比一场戏
的背景已经布置好，
你要唱哪出戏一眼就
能看出来。是烽火硝
烟轰轰烈烈，还是小
桥流水平平淡淡？恐
怕很难再起变化。大
多 数 人 都 是 平 淡 度

日，事业上，没有像青春时梦想的那样，找到一方舞
台，施展十八般武艺。我们总觉得人生不该这样
啊，于是感慨又感慨，但脚下的步子却难以迈动
了。壮志未酬，空留嗟叹。

偶尔，我们也会自我安慰，比如用诸如姜子牙
老年得志的事例激励自己，希望人生还会有一抹亮
色出现。看到自己的同龄人有了不俗的建树，心里
也痒痒的，可只能酸溜溜地说一句：他赶上好机会
了！有人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其实，中年万事将休
而未休。半醒中年，是一半梦想，一半现实。

现实中，我们清醒地知道中年承前启后的作
用。上有老，下有小，中年是需要我们尽责的人生
阶段，也要逐渐把重心转向家庭。父母年纪渐大，
需要我们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晚年环境。孩子在成
长阶段，需要我们担负起抚养教育的责任。爱人与
我们相濡以沫多年，岁月让我们懂得了，爱情不是
永远的花前月下，而是平淡相守到老。

岁月历练，生活赐予我们很多人生智慧。所以，
我们看清了很多事，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半醒中年，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状态，看透了，看清了，却没有麻
木，这不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吗？因为半醒，我们很
容易释然和放下；因为半醒，我们依旧有追求。

半醒中年，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相信明天会
更好！

半年前，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赋闲
在家。这样以来，他的笑容越来越少，身体也
日渐消瘦。

那个周末，我躺在沙发上玩微信。我挑
选了一张生活照，上传到微信里，不大一会
儿，朋友圈里点赞声一片。我拿着手机一边
翻看别人的微信，一边享受着朋友们的美言，
高兴得手舞足蹈。

不知何时，父亲站在我身后，目不转睛地
盯着我的手机。父亲问我：“这是什么玩意？”
看着父亲饶有兴趣的样子，我如实告诉他这是
微信。父亲听了我的话后，脸上立刻绽放出笑
容来，他又问我：“那我的手机可以玩微信吗？”
我点了点头：“只要是智能手机，都可以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闲着没事，我又拿出
手机闲翻。这时，一个叫“关山月”的人申请
加我好友。我拒绝了好几次，但是执着的对
方一直在申请，无奈，我很不情愿地“接受”
了他。“关山月”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

想不到，父亲也玩微信呀！我怀着好奇
的心情关注起“关山月”来。可别说，父亲的
微信内容丰富多彩，有时候他会在朋友圈转
发别人的内容，有时候他会上传手机相册里
的照片。七十多岁的父亲俨然是一位“时尚
达人”，一有闲暇时间，他就抱着手机玩得津
津有味，乐此不疲。

看着父亲玩微信的兴致如此之高，我也
很配合，只要他在微信里发东西，我总会给他

点赞。时间长了，父亲就骄傲了，他在我跟前
显摆说：“我还有很多粉丝呢！我的朋友圈里
有好几个人经常为我点赞！”看着父亲得意的
表情，我故意说：“那是老爸的微信精彩，有眼
光，就连转发的也上档次呀！”

自从老爸迷上玩微信后，他就像变了一
个人一样，每天乐呵呵的，还交了很多朋友。
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没有带雨伞，想不到，老
爸拿出手机摇了摇，不一会儿，就有一位老爷
子为我们送来了一把雨伞。原来，这是老爸
在微信里摇出的新朋友。

父亲玩微信，玩出了乐趣和开心。我为父
亲点赞，给了父亲力量和勇气。我想，只要老
人过得安康，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幸福。

●文雪梅
为父亲点赞

半醒中年

●
马
亚
伟

●
潘
新
日

楼房的左侧是片空地，原先堆着砖头瓦
砾，有不自觉的人常趁人不备，就近扔垃
圾。所以空地不空，成了卫生死角。

去年秋天母亲提议，在这片废墟上开辟
一块菜园，我们积极响应。先是挪走堆积
物，再用砖头圈出一方形菜地，将土翻松，杂
草拔除，一块地便有模有样地出炉了。作为
倡议人，母亲的兴致最高，做了大半辈子农
民的母亲一直深信，土地最不负人。她边带
领我们干活，边畅想着菜园的远景，这份热
烈的情绪感染着我们，也使得我们充分认识
到这次劳动的意义所在。

地整好后，灌水、种菜、种蒜，母亲一手
承揽。那时每晚下班回来，我总要转到菜地
边瞅瞅瞧瞧，在这废弃已久的土地上，守候
着第一茬的希望。这样的心情全家人都有，

大家常在吃饭的时候通报着各自的观察发
现，一份对于菜事的共同牵挂让我们空前地
默契起来。一日，孩子大呼小叫地告诉我，
有只狗在我们的菜地中拉大便，他把它呵斥
走了。我对他口头嘉奖，并指派他做看护工
作，不许顽劣的小动物糟蹋菜园，他欣然领
命。

可无论我们怎样热切，园里的动静却不
大。白菜、生菜们似不领情，栽下去多高就
多高；只有蒜瓣冒出了点新绿，还很容易被
忽略。然而菜地着实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
到的惊喜，寒冬如约而至时，眼力所及之处，
多为萧瑟的枯黄，只这园中菜叶深绿，倔强
地对抗着霜冻。每一株都在悄然中肥厚了
自己的茎叶，令我暗暗惊叹。

当那场大雪压下来时，我们这菜地上也
矗立起一座冰山。积雪有一个多月才融尽，
然后，我们意外地看到那深埋的绿色仍在，
甚至在重见天日之后，菜蔬们铆着劲地猛
长。那时已是初春，到处都传播着生长的信
息与声音。

园中开始拥挤起来，互不相让地争夺阳
光、地盘、肥料，再没了去冬的斯文，看上去
是笑呵呵一片、热闹闹一片。菜地终于回报
我们了。自家的餐桌上供应有余，常送些给
邻人，不免换来几声感谢，按捺不住地面露
喜色，好像自家的孩子得到夸赞。

我甚至后悔未及早地拓荒垦地，以至于
延误至今才享受一个菜农的乐趣。让一块
地闲着，那是一种罪过。因为土地从来都敞
怀接纳每一粒种子。

● 一沁

时节

周日与友人相约，回乡下老家看望他们
的父母。

友人说，现在正是李子成熟的季节。
来到伯父家，进屋只见地上堆了许多紫

红色的李子。剥皮入口，软软甜甜，带着一股
香味，回味悠长。

我们坐着聊一会儿家常，就提议去坡上
走走。没走多远就看见李子林，一颗颗红红
的诱人的小果子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灵秀的枝丫低垂，摩擦着我们的衣袖、肩
颈，红灿灿的果实结了满树，馨香四溢，随手
可摘。我不禁被这小小的果实所感动：它们

本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只要你肯走近它们，
它们就会把全部的美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你！

隐身在李子林下的一段小路，在蜿蜒而
深远中安静着，没人经过，深红色的李子遗落
了一地，仿佛是一地的思念。眼前是一幅朦
胧的画、一首婉约的诗，深深地打动着我。此
时，徐徐的声音在山野里回荡，丝丝缕缕。不
敢再往前走，怕一不小心就惊扰了这美丽的
梦境，伤了这一抹风景。

我轻轻地蹲下，用目光抚摸那一地的李
子。我知道，就算无人打搅，它们最终都会腐
烂，化为尘土。就像人生走到最后，都要回归

朴素和简单，所经历的繁华只是为平淡的结
局写下的深沉一笔。

树上的李子轻轻一触就会掉进手心，不
久就见手脚麻利的弟弟从树上摘下两大篮李
子。因为离县城远，运输不便，落地的、个儿
小的，都是不要的，真是可惜了这些果儿。

傍晚回到县城，将甜甜的李子分给左邻
右舍品尝，立时增添了一些欢快气氛。

月色如水，深蓝色天幕上慢慢飘移的云
朵、远处黛黑的山色、近处婆娑的树影给人以
沉静的快乐，与我的心境融合。

湖光山色 郝同前 摄

●马艳


